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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缺角的田单

     “走，我们去朱白氏家。”第二天上午，高易对刚来上班的总文案说。

       ”朱白氏是谁？“

       ”117号地产的华人地主。”

       昨天，总文案的丈量结果证实了索罗门沙逊对伯顿医生的指控：117号地产短缺四

分之一的亩数。晚上，高易重新细阅了五份从领事馆土地股调来的文件。律师受理此案时

最初希望知道的两件事都有了明确答案：117号土地的亩数是10亩3分；土地股告诉伯顿医

生117号土地有13亩8分的根据是华人地主的执业田单上的亩数。这两个答案都没能在本案

里帮上伯顿医生的忙。再从6年前，伯顿医生和华人地主所签定的购买永租权的契约誊本上

来看，伯顿医生以每亩地300两银子，每间房100两银子，每副棺材50两银子，总共9340两

银子，作为一次性押金，付给朱白氏，但是并没有注明这9340两银子中，多少是土地押金，

多少是房子押金，多少是棺材赔偿，所以无法推断当时交易时，设定的亩数。促成这笔交多少是房子押金，多少是棺材赔偿，所以无法推断当时交易时，设定的亩数。促成这笔交

易的华人管家不在了，唯一有可能解开地产的实际亩数与田单不符这个谜的人，就是这片

地产的华人地主朱白氏。  

     根据购买永租权的契约誊本，朱白氏本人住址为上海县二十五保十一图二十二铺，也

就是在英法租界以南的上海县城华界里。高易和容嘉树登上男跟班雇来的两顶轿子，沿着

江西路向南快步而去。

    初夏的太阳，光环就像融化了的琥珀，已经很有威力。高易拉开轿子正面的布帘一半，

透入因轿子前进产生的微风，视线里占满抬轿的轿夫背形，穿了一件灰布单褂，敞开胸襟，

直着身子，黄豆大的汗珠沿着盘起辫子的后脑，经过脖子，浸湿背上的衣褂,凸显出衣内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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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和背上的发达肌肉，随轿子的起伏，一鼓一瘪。看到轿夫这么辛苦，律师觉得自己也在

发热。

     县城的街头正在上晚早市。一边，清晨就来贩卖当季蔬果的小商们正在纷纷收拢罗筐，

或吆喝收摊前的减价；另一边，开市不久的零食摊贩们，男女老幼，各腔各调，直着嗓子或吆喝收摊前的减价；另一边，开市不久的零食摊贩们，男女老幼，各腔各调，直着嗓子

叫卖得震天响的有白糖粥，大饼油条，五香豆干，油豆腐粉丝，鸡血汤，。。。上身赤膊

的状汉，粗肥的双臂握着菜刀，每间隔稍长一段时间，豪声吆喝行人购买敞开在担子顶层

广漆托盘里的熟食，有猪牛的五脏六肺，鸡鸭的翅膀脖颈，和素鸡素火腿；或是应顾客要

求，手起刀落，精准地砍下恰到好处的熟食份量，包扎在米黄色的土纸里，递给顾客。处

在摊贩后的茶馆，当街一排热气腾腾的泥砌炉灶，店小二提着擦得耀眼的长嘴铜茶壶，手

臂上搭着分不清是被汗水还是茶水沾得烂湿的抹巾，穿梭在形形色色的茶客之中。富有温

度的食物气味和腐烂的蔬果味充斥呼吸感官，稍加辩别，还能闻到成串成串叫卖中的茉莉

花香。高易虽然已来到上海三年有余，但是工作生活都在租界，这还是他第一次经过上海

县城。轿夫穿越拥挤狹窄的街市，不得不放慢轿速，让他意外地领略到原汁原味的华界风

貌。

    穿过街市，轿速从新加快。轿夫的喘气声，脚板和铺石卵的街面的撞击声，和轿子的

上下颠簸，形成立体的节奏，直到高易听到一阵清脆亮丽的黄鹂声，他和总文案的轿子停

在一颗高20米的白果树下。树旁是青砖白墙围起的一处明清年间江南民宅的大门。大门的

朱漆已经大半驳落，露出白里透黄的底色，但是厚实的木料和巨大的铜门扣，显示出大门

曾经有过的风光气派。从街面到大门，有五级台阶，容嘉树吩咐轿夫们在白果树下等候，

便和高易走进开着的大门。

    进了大门是天井式的小院子，院子里的葡萄棚，没有果实花朵，只有层层叠叠的肥大    进了大门是天井式的小院子，院子里的葡萄棚，没有果实花朵，只有层层叠叠的肥大

树叶，挡住阳光和蓝天白云的抚爱。蜻蜓停在一丛花盆里的月季花瓣间东张西望，枝干纠

结的五针松伸出长臂，探摸院子的石板地面。小松鼠从院外，沿着院墙的瓦顶，溜进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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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几个来回，像主人一样，朝两个来客打量一番，攀上葡萄架，重新溜出院外。院子里静

悄悄的，外面白果树上得意的黄鹂歌声，跟随两人的脚步，从大门直到宅子的主楼客厅前，

木刻雕饰的客厅门才呀的打开，先蹦出一只花猫，然后走出一个小圆脸的丫鬟，吃惊地看

着高易，显然被一个洋人的到来，吓住了。着高易，显然被一个洋人的到来，吓住了。

      “请问这里是朱夫人的府上吗？” 容嘉树问。

      ”是的，两位是。。。？“ 丫鬟身穿半旧的粗布短衫，一条油松辫子长及腰下，一

边回答，一边仍祛生生看着高易。

      ”这位是高大人，鄙人是高大人的总文案，有要事请教朱夫人，烦请通报，“ 容嘉

树说完，掏出律师事务所的中英文名片，递给丫鬟。总文案的斯文对话显然大大降低了丫

鬟的惧意。她接过名片，回进屋去。

      在等待丫鬟重新出来的时候，高易和容嘉树对宅子的主楼仔细地观察一番：主楼共

分两层，楼上的房柱和楼下的房柱不对称，楼下空间低矮，楼上明显高敞。楼上沿天井是

一圈整齐的木雕长窗，同长窗相连的屋檐尖梢上悬着讲究的铜风铃。二楼东厢房的木格子

窗户有一半复盖焦黑色，留下曾经火灾的痕迹。看得出来，从前这处宅子人丁兴旺，主要

活动的场所是在楼上，现在静悄悄的院子，一派人去楼空的景象，给人的感觉是一处有故

事的宅子。

     “夫人有请，”丫鬟复出，引高易两人进了客厅。

      客厅里的光线很暗，虽然打扫干净，乌木傢具都像蒙上一层灰，看不到光泽，分不

清新旧，只有分列左右两边八把椅子的白色大理石椅背，冷森森地透出一片陈年的富贵格

调。客厅的地面，由宽条木板铺成，多处磨去广漆，却因为做工扎实，没有出现凹陷。客

厅底部的镂花条几上供奉一尊瓷器的观音菩萨，点着一炷香。一位老太太，跪在观音像前，厅底部的镂花条几上供奉一尊瓷器的观音菩萨，点着一炷香。一位老太太，跪在观音像前，

磕完头，硬朗地站直，向两位来客转过身来。

      朱白氏，六十开外，花白的头发，发结梳得整整齐齐，插着一支翠玉钗头，脸很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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廋，瘪嘴，双目却炯炯有神。身上穿半旧的绿底绣黄花绸长衫，袖口有点磨损，手指手腕

上没有戴任何首饰。显然是平生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洋人，她忐忑不安地望着高易，忘

了吩咐丫鬟上茶。

      “给朱夫人请安，”高易说着，和容嘉树一齐向老太太鞠躬。律师用的是在江海关      “给朱夫人请安，”高易说着，和容嘉树一齐向老太太鞠躬。律师用的是在江海关

学会的向中国上级官员见面致敬的礼仪，一下子拉近主客间的距离，恢复了主人在这间屋

子里的尊严。

      ”上茶，“ 朱夫人吩咐丫鬟，然后招呼客人坐在左边的椅子，自己在右边的椅子坐

下。

      由于苏格兰律师只会讲中国官话，不会讲上海方言，所以谈话由总文案出面，再将

朱白氏的回答，一一翻译成官话，或是将律师的问题，一一翻成上海方言。

      ”朱夫人，我们今天造访贵府，是为了请夫人帮忙，搞清一件地产的案子。请问，

夫人还记得6年前，贵府将五圣殿一处地产，租给一位洋人医生的那笔交易吗？“

     听到“五圣殿”三个字，朱夫人的脸瞬间刷白，像化石一般僵住了。

     “朱夫人请勿误会，我们高大人收理这件案子，绝不会损害夫人的利益。6年前出售

永租权的这笔交易，经过英国领事馆土地股和道台衙门允准，已成铁案，无懈可击，夫人

不必有丝毫担忧。现在，有一些事情只有夫人能告诉我们，帮到我们。事成之后，高大人

会酬谢你，保护你。洋大人说话是算数的。”

     ”我一个老太婆，整天在家吃斋拜观音菩萨，能晓得什麽？“朱夫人的脸上，因为总

文案的开导和律师的和颜悦色，稍稍有些血色。

     ”请问，贵府拥有五圣殿这处地产多少年了？”

     ”记不准。先夫死了几年后，朝廷丈量土地，把五圣殿的地产过户到我的名下。“     ”记不准。先夫死了几年后，朝廷丈量土地，把五圣殿的地产过户到我的名下。“

     ”那是咸丰五年的事吧？“

     ”正是。现在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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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记得当时这处地产有多少亩？“

     ”先夫在世时，我不过问这些事，地产过户也是地保官办的。我不请楚这片地产有多

少亩数。“

     ”当时，家里就你一个主人？“     ”当时，家里就你一个主人？“

     ”我有。。。一个儿子。“

     ”为什麽贵少爷不过问呢？是他年纪太小了吗？“

     "不是太小，是太不争气，家里的产业不能让他碰。“ 朱夫人的眼圈有点发红。

     ”那么，6年前，将五圣殿这处地产永租给洋人医生，也是地保官帮你办的？“

     ”是的。“

     ”贵少爷知道这笔交易吗？“

     ”他。。。失踪了。“

     ”贵少爷什麽时候失踪的？“

     ”就在出售永租的前后。“ 说着，朱夫人嗓音嘶哑，流起泪来。小圆脸的丫鬟慌忙

递上手帕，又捶背，又揉腰，让主人的情绪稍少安稳下来。

     眼泪像冲破岸坝的洪水，捲走了朱夫人的矜持和含蓄。不用再通过总文案的绕圈子的

一问一答，她开始主动向来客叙述起自己半辈子的糟心事：

     她的先夫朱老爷是一个成功的粮食商人，半辈子经商，挣下一份大家产，包括五圣殿

的那片地产和现在这幢白果树下的大宅子。美中不足的是，朱夫人久久没有生育，朱老爷

连娶3房姨太太，仍然没有子息。直到朱夫人过了40岁，吃斋求观音菩萨有了灵验，生下朱

府独子。那时，朱府上下别提有多么高兴的庆祝朱家有后！但是，乐极生悲，就像许许多

多富裕的华人家庭那样，朱家的独生少爷被彻底宠坏，到了十三四岁就染上抽鸦片好赌博多富裕的华人家庭那样，朱家的独生少爷被彻底宠坏，到了十三四岁就染上抽鸦片好赌博

的恶习。十五岁时欠下一笔巨大的赌债，朱老爷先是拒绝替少爷还债，想不到债主雇黑道

绑架少爷，并且砍下少爷的一节手指，寄给朱老爷，威胁如再不还债，就要砍下少爷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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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手臂。朱老爷只好认栽，变卖家产，赎回少爷。朱家从此一撅不震，少爷继续在外挥霍

家产，朱老爷一气成病，死了。为了避免少爷胡闹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几个年轻的姨太太

要求分家。觉得姨太太们也有道理，朱夫人咬咬牙，把硕果仅剩的五圣殿这片地产永租给

出价很高的伯顿医生。也就在这个时候，少爷失踪了！出价很高的伯顿医生。也就在这个时候，少爷失踪了！

     “是不是他拿着永租的押金捲逃了？”

     ”没有。尽管逆子是有这个念头的，“ 朱夫人的瘪嘴唇抽了一下，继续讲下去：”

那是在我已经把五圣殿的执业田单交给地保官，地保官给英国衙门看过，再由地保官取回

执业田单交还给我的那天晚上，这个逆子跑到我房里，要我答应，收到洋人承租客的押金

后，一半归他。我告诉他，押金是姨太太们的，姨太太们分了押金后就要搬离这处宅子，

以后卖掉宅子的钱，姨太太们是没份的。他已经挥霍了大半家产，各房姨太太都在靠私房

钱生活。他不愿意待在这个宅子里可以滚，要分押金，分文没有。然后，他就威胁要烧房

子，大家同归于尽。这样的威胁他已经提过几次，我都习惯了，所以把他轰出房去，不再

理他。想不到啊（朱夫人的瘪嘴唇抽动得利害），想不到啊，那天晚上，这个逆子真的动

手了！

    “我到现在还清清楚楚记得，就像刚发生的一样。那天深夜里，我正在熟睡，闭着眼

皮觉得发红发亮，眼睛被灼热烫醒。呛鼻的浓烟，从窗外透进来。我连忙起床，打开窗户，

只看到烟，由黑转到红，像蛇的舌头一样从楼上东厢房的窗户里吐出来，中间是一条火焰，

把最靠近东厢房的屋檐尖上的铜风铃烧得通红。不知从什麽时候开始，楼上姨太太们都已

起床，从楼上沿天井的长窗里，向楼下呼天喊地叫救火。我的房间在楼下，我带着佣人们

（那时家里还有很多佣人），提着水桶，从楼下的天井到楼上，来来回回，反复泼水。后

来，菩萨保佑，地保官和更夫，还有左邻右舍，都来救火，他们从房子外墙，架上铁梯，来，菩萨保佑，地保官和更夫，还有左邻右舍，都来救火，他们从房子外墙，架上铁梯，

往楼上泼水。就在烧得通红的铜风铃渐渐变黑，眼看火势开始变小的时候，我听到二姨太

尖叫她的首饰盒不见了！这时楼上的走廊和楼下天井里有很多人，我突然想起自己的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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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锁上，一颗刚刚放下的心重新又悬起来，连忙奔回自己房间，果然撞见逆子在我房里

翻我梳妆台上的盒子。洋大人，你是知道的，我们中国人讲面子，不作兴告诉外面人这火

是谁放的，更不愿让外人知道逆子正在趁火抢劫自己家人，我马上关上房门，要我儿子放

下东西，滚出去。他二话不说，肩上挂着一个皮袋，估计里面装着从姨太太房里劫来的首下东西，滚出去。他二话不说，肩上挂着一个皮袋，估计里面装着从姨太太房里劫来的首

饰，手里拿着我包裹房契田单的绿绸手巾包，闪身要溜。房契田单是这个家的命根子，我

就是死也不会让他带走。我拦住他，一手使劲去扳开他的手掌，一手去扯他手掌里光滑的

手巾包。那天他一定是没有抽足鸦片，中指又缺少一节手指，握紧的力气越来越小，被我

扯散手巾包，抢下包里的纸张。他捏着手巾溜了，就此失踪。逆子啊，逆子。“

      老太太控制不住悲情，泣不成声。这个世界上，失去子女的母亲是最悲伤的。丫鬟

又是一番忙碌，帮主人恢复平静。

     ”朱夫人，真对不起，为了我们的案子，让你伤心了。那么，五圣殿的田单抢下来了？”

容嘉树代高易问。

     ”是。。。的。”

     ” 我们能看一下这张田单吗？”

     ”既然照两位大人说，6年前的交易，已成铁案，为什麽还要看原来的田单？两位大

人究竟要打什麽关司？“ 朱夫人恢复平静，恢复疑虑，也恢复昔日大户人家主人的精明。

     在高易的示意下，容嘉树告诉朱白氏当年向她购买五圣殿地产的洋医生要把永租权转

卖给另一个洋人，结果发现地产亩数和英国衙门里记录的不一样，引起纠纷。这是一场洋

人和洋人的官司，和6年前朱白氏出售永租权没有丝毫牵连。如果朱白氏肯出示原始的田单，

对高大人帮助很大，高大人愿意奉送30银元道谢。

     30银元对家道中落的朱白氏来说是一笔不可抗拒的钱财。老太太木然站起，在丫鬟的     30银元对家道中落的朱白氏来说是一笔不可抗拒的钱财。老太太木然站起，在丫鬟的

跟随下，带两位客人走出客厅，来到越加昏暗的卧房。展开三面镜子的梳妆台上，放着黄

杨木梳，发箍，衣刷，和多年不用的脂粉碗。她打开一格抽屉的锁，郑重其事地取出一个



8    江水滔滔                                                                                        第十二章  缺角的田单      

首饰盒，递给高易。

     为了得到更多的亮光，律师和总文案挪身到门口，交替看了赫然躺在盒里的那张咸丰

五年颁发的田单。透过天井葡萄架的光线，照出两人同时面露的微笑，然后律师通过总文

案问朱白氏，如果另外酬谢100银元的话，她是否愿意拿着这份田单出庭当证人？案问朱白氏，如果另外酬谢100银元的话，她是否愿意拿着这份田单出庭当证人？

    “愿意，只要洋大人保护我不受牵连。”

     ”一定保护。到时候我们会来接朱夫人。“

    六天后，总文案备轿将朱白氏接到了外滩英国领事馆内的领事法庭。

    领事法庭公堂仍旧设在领事馆楼下那间普普通通的房间里。这天，法庭的主审官是副

领事马克汉，陪审官是领事馆土地估值官罗伦斯和科宁。被告是伯顿医生，被告辩护人是

高易律师，原告是索罗门沙逊，原告辩护人是特地从香港聘来的库玻律师。

    库玻律师中等身材，长着一头直发，不蓄胡子，一张口整个嘴都露出来。上嘴唇中间

凸出，搁在薄薄的下嘴唇上，显的坚定放肆而不可惹，刚好跟他的委托人，索罗门沙逊，

一个头发浅黄眉清目秀的年青人含蓄难测的神态形成鲜明对照。      

     索罗门沙逊是犹太人沙逊家族第三代的传人。第一代传人沙逊本塞利是奥斯曼帝国

驻伊拉克巴格达总督的首席财务官。第二代传人大卫沙逊继续担任巴格达总督的首席财务

官，后因捲入贪污大案，举家逃往英国殖民地孟买，凭籍带走的巨额财产和精明的经商手

段，建立起经营从棉花，小麦，羊毛，橡胶，到鸦片的商业王国。索罗门沙逊，1841年出

生，是第二代传人大卫沙逊第二任太太佛劳拉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哥哥，佛劳拉的第一个

儿子，名叫沙逊大卫沙逊，1832年出生，习惯上人们都称他为大卫沙逊。这两位第二任太

太的儿子，接管第一任太太汉娜的第二个儿子伊理牙斯沙逊在上海首创的沙逊洋行，成为

沙逊家族在全世界八大家族企业之一的掌门人。向伯顿医生购买永租权的合同，就是哥哥沙逊家族在全世界八大家族企业之一的掌门人。向伯顿医生购买永租权的合同，就是哥哥

沙逊大卫沙逊代表弟弟索罗门沙逊签定的。

     和三年前代表江海关在这同一个法庭起诉《玫瑰号》时身份不同，今天的乔治高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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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大英法律事务的律师，所以他像对手库玻律师和主审官们一样，穿着黑色出庭长袍，

头戴卷起的白色假发，区别在于，主审官们的假发长及肩膀，律师们的假发短到耳根。原

被告双方和主审官成“品”字形而坐，胡桃木桌上放着鹅毛笔和铜质黑墨水瓶。“品”字

形所对的缺口处，是证人席和旁听席。带着圆脸丫鬟的朱白氏和地保官，由容嘉树相陪，形所对的缺口处，是证人席和旁听席。带着圆脸丫鬟的朱白氏和地保官，由容嘉树相陪，

坐在证人席上，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土地股的办事员。旁听席上坐着《北华捷报》记者，

沙逊洋行的职员，高易的未婚妻艾玛和一个她带在身边的华人使女。

    以大不列颠引以为傲的守时标准，在距离开庭时间三秒钟时，法庭书记摇铃，全场肃

静。主审官马克汉致开庭词：

    “审理租界居民索罗门沙逊先生状告租界居民阿尔法伯顿医生故意隐瞒117号地产亩

数一案，现在开庭。去年，1862年，6月，117号地产的承租人伯顿医生，和代表索罗门沙

逊先生的沙逊大卫沙逊先生，签定了以12000英镑为售价，将117号地产的永租权转让给索

罗门沙逊先生的合约。签约后，索罗门沙逊先生发觉117号地产的亩数少于签约前知晓的亩

数，故向本庭起诉伯顿医生商业欺诈。在本庭开始聆听原被告的辩护律师陈词前，本主审

官吁请陪审官们，尊重被告，如同尊重原告，不存任何先入之见，对这件牵涉巨大金钱和

个人声誉的案子，秉公判断。现在请库玻律师代表原告向本庭陈情。“

    “我的委托人，”库玻律师宣誓后，开始陈情。“上海英租界信誉良好的商人索罗门

沙逊先生，在去年3月向117号地产当时的承租人伯顿医生表明，愿意购买该处地产的永租

权。经过三个月的谈判，双方在去年6月签定合约，将该处地产的永租权转让给沙逊先生。

合约是索罗门沙逊先生的哥哥沙逊大卫沙逊先生，代表索罗门沙逊先生签的。在签定合约

前，伯顿医生告诉沙逊大卫沙逊先生，该处地产的亩数为13亩8分。出于对伯顿医生的信任，

我的委托人接受了伯顿医生的说法，没有要求大卫沙逊先生去117号复验亩数。签约后，我我的委托人接受了伯顿医生的说法，没有要求大卫沙逊先生去117号复验亩数。签约后，我

的委托人根据合约给予的权利，在等待道契过户的阶段，接管了117号地产的收租，才发现

该处地产的真实亩数为10亩3分，比伯顿医生说得13亩8分整整少了四分之一！于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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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去函要求伯顿医生说明真相，并对合约上的出售金额作相应调整。伯顿医生迟迟没

有回答，使我的委托人在等待伯顿医生的过程中，对亩数不清的产业，蒙受极大的焦虑折

磨。一个多月前，伯顿医生方才正式答复，丝毫没有纯清亩数有巨大出入的原因，却催促

我的委托人按合约上的全部金额付款。我的委托人按合约上的全部金额付款。

      “尊敬的主审官和陪审官们，难道我的委托人能够付款吗？付款就是对伯顿医生隐

瞒117号地产亩数的背书，就是认可伯顿医生滥用我委托人的信任，就是要我的委托人从

此背上一份亩数不清的可疑地产，就是和伯顿医生的这种欺骗行为同流合污！为此，我代

表我的委托人请求本法庭裁定伯顿医生商业欺诈有罪，并对我的当事人作出相应赔偿，保

障我们上海租界地产事业的信誉。谢谢主审官和陪审官阁下，我的陈情完了。“

      在库玻律师攻势凛利的发言后，高易开始他准备了两个晚上的陈情:“我的委托人，

伯顿先生是上海租界社会里一名认真负责医术精湛的医生，一个多月前，他刚从保卫租界

的常胜军野战医院服务回来。那么这样一位备受尊敬的医务专家，怎么会陷于‘商业欺诈’

如此可怕的指责呢？原因在于，一方面，原告沙逊先生对去年6月签定的合约，有严重误解；

另一方面，对117号地产的历史缺乏起码认知； 因而，将一件可以在友谊的气氛下，双方

通过对话，将合约圆满完成的地产交易，臆想成蓄意欺诈，因而拖延付款，造成被告经济

损失，和名誉伤害。

    ”原告和我委托人去年6月签定的转让117号地产永租权的合约，是这笔地产交易的核

心文件，也是这笔地产交易万一有错，可以放在法律的放大镜下检验的最重要的法律文件。

那么，从这个文件上来看，伯顿医生干了什麽欺诈的行为？丝毫没有！合约上写明117号地

产的永租权以12000英镑的代价转让给沙逊先生，文件签定后，伯顿医生就让沙逊先生接管

117号地产的收租。请问，这里有没有伯顿医生任何欺诈？没有！丝毫没有! 接下来呢，沙117号地产的收租。请问，这里有没有伯顿医生任何欺诈？没有！丝毫没有! 接下来呢，沙

逊先生以亩数有出入为名，拒不付款。那么现在暂且不谈亩数究竟有没有出入，假设亩数

真有出入，原告是否有权拒不付款呢？没有！因为在转让永租权的合约上既没有提到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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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亩数，也没有提到永租每亩的转卖单价。原告在合约上同意付给被告的12000英镑，

是将117号永租权作为一个整体买下，而不是按亩买下！所以，无论亩数有没有出入，以转

让合约为依据，原告没有理由拒不付款。至于按照原告所说，在签约前，被告曾告诉原告

117号地产的亩数为13亩8分，结果签约后原告发现117号地产的亩数为10亩3分一事，在法117号地产的亩数为13亩8分，结果签约后原告发现117号地产的亩数为10亩3分一事，在法

律上是不能跟合约捆绑在一起的，因为合约上根本没有提到亩数。这就好比说，今天我跟

尊敬的库玻律师约好，我请他去礼查饭店吃12盎司的牛排，结果点菜的时候，我们点了牛

排，但是没有指明盎司，吃完后，我们发现牛排的重量是8盎司，请问尊敬的主审官和陪审

官们，我能拒绝付账吗？（全庭哄笑）当然不能！因为账单上的价钱和我跟库玻律师说过

的牛排重量，在法律上是不能捆绑在一起的，在点菜的时候没有提到12盎司，谁也没有欺

诈。谢谢主审官和陪审官阁下，我的陈情完了。“

     和库玻结束陈情时不同，高易结束陈情时，满庭都是议论。

     法庭书记摇铃让全庭安静。

     ”原告律师对被告律师的陈情有什麽疑问？请提出。”主审官对库玻律师说。

     ”有。我不知道高易律师请过多少人去礼查饭店吃12盎司的牛排，但是对我来说，事

先说是12盎司的牛排，吃完后才晓得是8盎司的牛排，不管谁付账，我都会很失望的。既然

高易律师不否认被告在签约前告诉我的委托人，117号地产占地13亩8分，而实际的亩数是

10亩3分，这难道不是欺诈行为吗？“

     ”请被告律师回答原告律师的问题。“

     ”不是欺诈。相信库玻律师和审判官们都会同意，欺诈的定义是明明知道真相是什麽，

却故意给出一个不同于真相的假相。当我的委托人，被告伯顿医生，告诉原告沙逊先生，

117号地产有13亩8分时，伯顿医生是确实相信这个亩数的。事实是，就在此刻，任何人走117号地产有13亩8分时，伯顿医生是确实相信这个亩数的。事实是，就在此刻，任何人走

出这间法庭，沿走廊三个拐弯，到达土地股，问117号的亩数，办事人员会告诉他，根据该

处的执业田单誊本，117号的亩数是13亩8分。我的委托人就是这样得到亩数的，这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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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欺诈，正像我刚才所说，给伯顿医生按上‘商业欺诈’的罪名，是不瞭解这块地产的

历史所产生的臆想。主审官阁下，我要求现在当庭查验土地股117号执业田单誊本，证明我

的委托人没有在亩数上说谎。“

    ”批准被告辩护律师的要求，请土地股办事员起立作证，“主审官向证人席上大声说。    ”批准被告辩护律师的要求，请土地股办事员起立作证，“主审官向证人席上大声说。

    土地股办事员从证人席上站起来，将执业田单的誊本交给法庭书记。法庭书记将誊本

打开，拿给原被告人和辩护律师过目，然后把文件送到审判官面前的桌上。

    ”主审官阁下，我要求当庭查验土地股117号四周界址的绘图，“ 库玻律师没有因为

执业田单上的亩数和伯顿医生当初说的亩数一样而泄气。

    ”批准原告辩护律师的要求，请土地股办事员拿上绘图，“主审官又向证人席上大声

说。

    117号四周界址的绘图，经过原被告席，传到审判官面前的桌上。

    ”主审官阁下，我代表沙逊先生根据这张117号的四址绘图，已经作过实地丈量，丈量

的结果是10亩3分，我要求被告律师对此给予解释。“库玻律师眼睛紧盯着高易，仿佛要用

目光逼被告律师退却。

    ”主审官阁下，”高易从容地回答，“这张四址绘图是我的委托人6年前申请颁发117

号永租道契时的附件，我要求提问当时提供执业田单做绘图根据的117号地产华人地主朱白

氏，和参与绘制这份四址绘图的117号地保官，上庭作证，告诉本庭，为什麽田单上亩数是

13亩8分，而根据四址绘图的丈量出来的亩数是10亩3分。”

    “批准被告辩护律师的要求。朱白氏，地保官，在场吗？请起立，宣誓作证。”

     朱夫人和地保官在容嘉树的帮助下，完成宣誓。然后，主审官用中国官话，朱夫人和

地保官用上海方言，容嘉树作中国官话与上海方言之间的翻译，开始了朱夫人和地保官在地保官用上海方言，容嘉树作中国官话与上海方言之间的翻译，开始了朱夫人和地保官在

法庭上的对答。

     朱夫人将六天前对高易和容嘉树讲述过的家庭故事在法庭上重复了一遍。



13    江水滔滔                                                                                        第十二章  缺角的田单      

     “朱白氏夫人，你带着那张执业田单吗？”主审官听完老太太的故事后问。

     ”是的，在盒子里面。“朱夫人指指丫鬟手里捧着的首饰盒。

     ”呈上来。“

     主审官打开首饰盒，眉梢惊异地抬起。然后，把盒子传给陪审官们，后者都脸露惊讶。     主审官打开首饰盒，眉梢惊异地抬起。然后，把盒子传给陪审官们，后者都脸露惊讶。

     ”朱白氏夫人，请解释，为什麽这张田单缺了一角？“ 主审官举起缺角的田单问。

     ”争夺时被逆子撕走一角，洋大人明鉴。“ 老太太低声说。

     除了高易和容嘉树，全庭议论纷纷，法庭书记忙着摇铃。主审官等全庭平静后，转

向地保官问话：

     ”地保官先生，你还认得6年前制作五圣殿地产的四址图时所用的田单吗？“

     ”回洋大人，小人认得，就是大人手里的这张田单。“ 地保官口齿清楚地回答。

     ”当时，你觉得这张残缺的田单是一份合法的地产凭据吗？“

     ”完全合法。这张田单是一张割单。“

     ”什麽叫割单?"

     于是，地保官向审判官们和全法庭解释了咸丰五年土地清丈和颁发执业田单后，就

没有发过新单。土地因部分出售或分家继承析产时，为了免去送道台衙门过户的红包，一

般不另立新的田单，而是将现有的田单按比例撕割开来，由土地的新主人各持撕割开来的

田单的一部分，作为地产凭据，所以叫做割单。道台衙门只要每年有人缴契税，一般不会

过问谁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朱白氏当时把缺角的田单交给地保官，为出售永租权绘制四址

图时，因为要面子，没有告诉地保官，田单的一角在母子争夺时被儿子撕走了，所以地保

官根据田单纸张上缺少的比例，绘制成比原先13亩8分的亩数要少四分之一的10亩3分。

    “地保官先生，请问你当时根据什麽来决定，应该挖去地产哪一边的四分之一呢？”    “地保官先生，请问你当时根据什麽来决定，应该挖去地产哪一边的四分之一呢？”

    ”割单缺右上角，所以就挖去13亩8分土地的东北角四分之一。“

    全庭一片哗然。主审官向朱白氏和地保官致谢后，退还田单，请他们回归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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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原被告辩护律师，在本庭退席讨论对本案的判决前，最后发言。库玻律师先请。“

   ”无论是田单上的亩数与四址绘图不合也好，还是华人业主因家庭纠纷造成地产缩水也

好，被告伯顿医生把10亩3分的地产说成13亩8分，是铁的事实。由此而产生了一块亩数有

纠纷的地产，要我的委托人从此面对，也是铁的事实。所以，我代表我的原告委托人，要纠纷的地产，要我的委托人从此面对，也是铁的事实。所以，我代表我的原告委托人，要

求法庭判决伯顿医生减少出售金额，补偿沙逊先生的损失！谢谢！“ 库玻鞠躬退席。

   ”原告控告我的委托人伯顿医生在出售117号地产的永租权时有‘商业欺诈’。我要求

法庭根据所有的证据证人证词，作出公正判断，洗去原告加给伯顿医生的罪名！谢谢！”

高易同样鞠躬退席。

    法庭休庭一小时重新开庭。

    主审官副领事马克汉向全庭宣布判决：“关于索罗门沙逊先生状告阿尔法伯顿医生在

出售117号永租权有‘商业欺诈’一案，本庭判决如下：

    ”第一，伯顿医生在签约前告知沙逊先生117号地产有13亩8分一事，起因于6年前117

号地产华人业主朱白氏，在土地股做完执业田单誊本后，发生家庭纠纷，造成田单受损，

导致四址缩小，伯顿医生事后没有得知这一变化，故将不实亩数告知沙逊先生，不能视作

‘商业欺诈’，所以，沙逊先生对伯顿医生的控告，本庭认为不能成立；

    “第二，伯顿医生和沙逊先生1862年6月签定的出售117号永租权的合约，没有提到117

号地产总的亩数，也没有提到每亩出售的单价，所以117号的永租权是作为一个整体出售给

沙逊先生，沙逊先生购买的是117号永租权的现状，沙逊先生不能因与合约无关的两个不同

亩数，要求伯顿医生减少售价；

    ”第三，根据割单的定义，从华人业主朱白氏手里撕去的田单一角所相应代表的土地，

其割单，日后如能在本领事法庭证明确系非法所得，则其所属的永租权归沙逊先生所有；其割单，日后如能在本领事法庭证明确系非法所得，则其所属的永租权归沙逊先生所有；

    “第四，对本案的判决，原被告如有不服，可在三个月内，向在香港的英国亚洲地区

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